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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社区妇女旅游精英角色：基于性别特质的演绎
褚玉杰，赵振斌，张 丽

（陕西师范大学旅游与环境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摘 要］社区精英角色研究是社会分层研究的重要内容，随着

民族旅游的蓬勃发展，民族社区中诞生了妇女旅游精英，其角色

对社区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在旅游研究中却未获得足够关注。

文章利用扎根理论方法，基于西部4个省8个民族地区的22位妇

女旅游精英的访谈资料思考妇女旅游精英角色。研究表明，妇

女旅游精英和普通社区精英皆为社区中的权威人物，其角色亦

有积极与消极之分；但由于受到传统性别观念影响，妇女旅游精

英多为非治理精英；同时，她们扮演民族“女性”艺术守护人和女

性与弱者关怀者等具有女性特质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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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Pareto将社区精英定义为社区中那些具有特殊

才能、在某一方面或某一活动领域具有杰出能力，

并在权力、声望和财富等方面占有较大优势的社区

成员[1]，这是西方精英理论的经典定义。国内部分

学者给予社区精英更多关注，有学者将在小群体交

往实践中，那些比社区其他成员能调动更多社会资

源、获得更多权威性价值分配的人称为精英[2]；另有

学者强调，除了拥有更多资源和成功以外，社区精

英还应为社区做出贡献，其个人权威能够对其他成

员乃至社会结构产生影响[3]。精英群体处于社会分

层的上层，是影响社区发展的关键人物，研究其产

生原因、行为方式[4]、地位及角色具有重要的理论和

现实意义[5]。

1 文献综述

社会角色是“指与人们的某种社会地位、身份

相一致的一整套权利、义务的规范与行为模式，它

是人们对具有特定身份的人的行为期望，它构成社

会群体或组织的基础”[6]。个体的角色往往由其在

社会群体中所处的位置决定，精英在社会群体中处

于核心位置，其角色历来受人瞩目。

中国乡村精英角色问题的缘起，最早见于Max

Weber对传统中国社会结构的讨论，他指出中国乡

村地区具有自治性质，非正式官僚的“地方人士”在

乡村地区实际治理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7]。20世

纪40年代，费孝通和吴晗就士绅在乡村政治中的身

份与功能等问题进行探讨，进而在农村基层政权组

织及其运行方面产生争论 [8]。随后的学者研究认

为，中国乡村治理（体制/政治）精英角色包括乡村社

区利益“保护人”[9]、国家利益“代理人”[10]以及介于两

者之间的“双重”身份 3种[11]。此后，关于村落精英

的社区角色研究也主要集中在治理方面，社区精英

（community elite）多被冠以管理者、决策者、组织者

和国家与农民间的桥梁等角色[5]，显然这也是从治

理精英角度进行的探讨。然而，随着我国经济社会

快速发展，乡村社区中的精英类型日益多样，其在

社区中扮演的角色必然随之丰富。

1.1 社区旅游精英角色

无论是一般的农村社会学研究，还是类似社区

参与式旅游发展（community participatory tourism

development，CPTD）的专题研究中，“社区精英”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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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总能成为一个焦点[12]。根据掌握的社区资源和影

响领域的不同，传统精英研究将社区精英分为政治

精英、经济精英和社会精英3类[3]。然而随着社区旅

游的蓬勃发展，旅游社区诞生了新的社区能人，他

们依靠自身的旅游发展走上富裕之路，成为社区内

具有影响力的旅游精英[13]，但也不乏由传统类型精

英流转而来的旅游精英 [14]。旅游精英的成长不仅

有赖于传统类型精英的优势资源，如个人能力、权

力[15]、金钱、人际关系[16]等，而且依靠其他因素，如旅

行者[17]、进取精神和个人美德[13]、文化承载[18]等。因

此，社区旅游精英与传统社区精英既有相似之处，

但又明显不同。

研究表明，旅游精英在旅游社区中扮演积极角

色。社区旅游精英通常是民族旅游开发的呼吁者

和设计者[19]，也是民族文化的保护者和民族文化认

同的引导者[20]；他们是社区旅游的直接和主要服务

者，在社区旅游、社会、生态可持续发展中扮演重要

角色[17]；社区旅游精英中的个别精英还成为社区旅

游的治理者，在社区管理和村民日常行为引导方面

有着很大的发言权[21]，甚至形成了社区旅游的精英

治理模式[22]。

同时，精英在普通社区中的消极角色已获得学

术界和政策层面的广泛关注[23]，社区旅游精英的角

色同样存在局限性。Brohman提到体制精英们倾向

于利用旅游社区参与组织来谋取私利[24]，Tosun指出

旅游社区中的精英常常以牺牲大众利益来为自己

服务，而且，社区精英提供的高层次服务项目挤压

了其他社区成员的经营项目[25]，部分治理精英在领

导当地旅游开发过程中成为社区利益分配中的最

大受益者[26]；同时，民族旅游社区中普遍存在着精英

与民众之间的矛盾、精英与开发商之间的矛盾[27]。

然而，目前社区旅游精英研究总体处于起步阶

段，且侧重旅游精英现象描述、个案成长及部分精

英在社区中的治理作用；以社区旅游精英角色为主

题的研究尚不多见，他们在旅游社区中扮演的角色

并不清晰。而基于个案的影响或作用和局部描述

研究难以窥其全貌，更无法为发挥精英在社区发展

中的良好作用提供有效参考。

1.2 社区妇女旅游精英角色

由于受到传统性别观念影响，目前中国传统乡

村社区女性无法获得与男性同等的发展机遇，因

此，乡村社区精英仍以男性为主[28]。然而，旅游业却

给予女性更多成长为精英的机会[29]，特别是在西部

乡村的民族旅游社区内，旅游开发给当地女性带来

新的发展途径，她们中的一部人利用超越其他普通

社区成员的资源在旅游参与中获得成功，为社区发

展做出贡献，并获得社区影响力，成为妇女旅游

精英。

作为成长于民族旅游社区的新型精英，妇女旅

游精英的角色具有特殊性。社区女性是民族社区

旅游的参与主体[30]，妇女旅游精英则是其中的佼佼

者，她们对于民族社区旅游有着自己的独特见解，

是社区旅游发展中的关键人物，但现有研究甚少关

注其成长与角色。现实中，男性中心思想和体制根

深蒂固，深刻影响着妇女的经验和发展[31]，而已有旅

游精英研究中的无性别化分析显然无法解释旅游

社区中女性成长的独特性，这就需要关注性别差异

化表征的性别视角发挥作用。综上所述，本文从性

别视角出发，基于多个典型民族旅游社区来探讨妇

女旅游精英角色，对于女性自身成长、社区旅游和

社区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2 研究资料来源与方法

2.1 资料来源及处理

本文的 22 位妇女精英样本来自西部地区 4 个

省份的 8 个典型民族旅游社区，包括青海省 HZ 县

XZC（2011 年 7 月），四川省 L 县 TPQZ（2012 年 7

月），贵州省贵阳市 HX 区 ZSC（2013 年 1 月），贵州

省 LS 县 QHMZ（2013 年 1 月）和 LP 县 ZXDZ（2013

年 7月），广西省LS县PAZZ（2013年 8月）和HLYZ

及阳朔GT镇LC（2013年 8月）。在这些社区中，民

族旅游的蓬勃发展塑造了更为开放和良好的经济

社会环境，这一定程度上得益于社区妇女旅游精英

的付出，反过来又促进社区妇女旅游精英的成长，

因此，作者将其作为本研究的样本选取地。

调查过程中，调研人员首先了解社区女性的旅

游参与情况，随后由当地干部和多名社区成员依据

“旅游参与获得成功、为社区做出贡献、拥有社区影

响力”3个方面的要求初步推荐调查对象，随后调研

人员对33位被推荐对象进行了深度访谈。

在资料整理过程中，研究者们再次综合“旅游

参与获得成功、为社区做出贡献、拥有社区影响力”

3个方面对 33位受访对象进行衡量，剔除不符合条

件的访谈对象，筛选确定用于研究的妇女旅游精

英，共有 22位符合我们关于妇女旅游精英的界定，

精英编号及所属社区见表1。需要说明的是，TPQ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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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S10作为一位典型的妇女旅游精英，我们未能与

其本人见面，但是调查人员见到了一直与S10结伴

从事旅游接待的妹妹Z1，因此，关于 S10的访谈内

容以《TPQZ记事》视频中对S10的访谈作为基础，并

以Z1的口述作为佐证。

2.2 研究方法

半结构访谈法。访谈主要围绕以下主题进行，

包括：个人成长经历和旅游参与历程；个人特质与

家庭背景；个人与社区成员、社区旅游发展、社区整

体发展的关系。在获得受访者同意后对访谈内容

进行全程录音，以尽可能完整表述为基础，对访谈

时间不作具体要求，随后将录音内容整理为word文

档作为研究资料。

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扎根理论最早于

1967年由社会学家Glaser和Strauss提出[32]，本质上

是一种典型的归纳研究范式[33]。扎根理论是一种自

下而上建立实质理论（substantive theory）的方法，在

研究开始之前研究者一般没有理论假设[34]，它要求

研究者进入被研究群体的日常生活收集资料、从资

料中生成概念、类属、假说、理论，如此一来，理论就

能超越个人无根据的想象，根植于被研究群体的意

义世界，从而忠实地再现社会实在[35]，因此，扎根理

论一定程度上脱离了量化的和标准的实证研究的

程序化“捆绑”，信息更加全面真实。由于社会分工

与传统性别角色构建等原因，女性社会和家庭地位

偏低，她们的处境多与一些非正式的、非意识到的、

隐约的内容有关，这并不是实证研究所擅长的[36]，因

此，就需要在女性研究领域具有特殊价值的扎根理

论发挥作用[18]。考虑到传统乡村社区中有限的妇女

精英及其研究、已有旅游研究中性别关注不足和对

妇女旅游精英及其角色的忽视，作者采用了扎根理

论方法。

3 民族社区妇女旅游精英角色的扎根理论分析

Strauss将扎根理论对资料的分析称为译码，指

将所收集的文字资料加以分解、赋予概念，再以适

当方式将概念重新抽象、提升和综合为范畴以及核

心范畴的操作化过程，包括3个级别的译码[37]。

3.1 开放性译码

开放性译码是指将资料分解、检视、比较、概念

化和范畴化的过程，也就是一个将资料打散，赋予

概念，然后再以新的方式重新组合起来的操作化过

程[37]。本研究对民族社区妇女旅游精英的访谈资料

进行了开放性译码，译码过程见表2（部分）。

开放性译码中的概念与范畴的名称来自多个

途径，其一为受访者的表述，其二为已有研究文献

描述，其三为作者的总结概括，即这些概念和范畴

名称的产生依据是受访者的鲜活描述、研究者的视

角与其他研究观点之间的开放而持续的互动。通

过对民族社区妇女旅游精英访谈资料的开放性译

码分析，作者共提取出79个概念。随后根据概念本

身属性及概念意义，将相关概念初步归并为25个范

畴。然而，由开放性译码分析得出的25个范畴间意

义较为分散，相互间关系并无明显联系，需要进行

进一步比较探讨才能为理论构建服务；且民族建筑

保护（A8）和民族习俗传承（A9）两个范畴所基于的

概念不够充分，不足以支撑其进行进一步的译码分

析，因此将其剔除，最终得到的23个范畴（见表3）。

3.2 主轴译码

主轴译码的主要任务是发现和建立范畴之间

的联系，以表现资料中各部分相互之间的关联 [38]。

开放性译码分析中得到的 23个范畴的意义范围宽

泛，彼此之间的逻辑关系不清晰。因此，作者回归

访谈资料，在不同受访者的资料中反复比较和思考

访谈内容、概念和范畴所代表的意义，从而探讨范

表1 民族社区妇女旅游精英样本

Tab.1 The samples of women tourism elites in ethnic
communities

精英编号

Number

S1

S2

S3

S4

S5

S6

S7

S8

S9

S10

S11

参与旅游方

式 Work in

tourism

刺绣制作

与销售

食宿接待

食宿接待

食宿接待

食宿接待

食宿接待

食宿接待

刺绣制作

与销售

刺绣制作

与销售

民居参观、

食宿接待

食宿接待

所属社区

Communit

y

XZC

XZC

XZC

XZC

TPQZ

TPQZ

TPQZ

TPQZ

TPQZ

TPQZ

TPQZ

精英编号

Number

S12

S13

S14

S15

S16

S17

S18

S19

S20

S21

S22

参与旅游方

式 Work in

tourism

避暑度假

养老公寓

食宿接待

食宿接待

食宿接待

食宿接待

刺绣制作

与销售

民族歌舞

表演

民族歌舞

表演

食宿接待

民族歌舞

表演

食宿接待

所属社区

Community

ZSC

QHMZ

QHMZ

QHMZ

QHMZ

QHMZ

ZXDZ

ZXDZ

PAZZ

HLYZ

LC

⋅⋅ 3



褚玉杰等 | 民族社区妇女旅游精英角色：基于性别特质的演绎 第 31 卷 2016 年 第 * 期

表2 访谈资料的开放性译码(部分)
Tab.2 The opening coding of interview data (partly)

开放性译码 Open coding

范畴化 Categorization

A1社区旅游带头人（a1-a3）

A1 The foregoer of community

tourism(a1-a3)

……

A5民族刺绣传承人(a14-a16)

A5 The inheritor of ethnic

embroidery(a14-a16)

……

A13女性关怀者（a41-a42）

A13 Female caregiver(a41-a42)

……

A18 高层次接待设施拥有者

（a53-a54）

A18 The owner of high- level

tourism reception facilities(a53-

a54)

……

共计25个范畴

Totally 25 categories

概念化 Conceptualization

a1寻求社区旅游出路

a2开拓社区旅游市场

a3组织村民接待游客

……

a14民族刺绣继承人认定

a15民族刺绣创新

a16民族刺绣市场化

……

a41带动女性就业

a42帮助女性成长

……

a53完备团队接待条件

a54高档次接待设施

……

共计79个概念

访谈资料(部分) Interview data(partly)

我和Z2跑到HZ县城和XN，我们边卖刺绣品边打听QH别的地方搞旅游的事，

我们问他们哪里的外国客人多，他们说是 TES 和 QH 湖最多，我们就搭车去了

TES。（a1）

后来我和 Z2 又去了兰州，这些都是我们自费去的，接着我们几个又去了西安、

北京、上海、四川、云南、广西等地，我们就这样背着宣传册和自己做的刺绣到处

跑着做宣传。(a2)

当时散客不接，都是接外地团和外国团，以前接待都接别人院子，有时六七家的

同时接待，一个外地团 80-100 元/人，一个外国团 120 元/人，我们几个组织村上

的人接了几年团队。(a3)

……

这是我2009年被评为“致富女能手”的奖，还有这个，是2010的，“传统美术（T族

P绣）代表性继承人（QH省文化和新闻出版厅）”。(a14)

我从小就喜欢Q绣，就琢磨配色方案自习绣来自己摆弄着玩。我现在也主要是

做Q绣……现在是最原始的方案，找一些学设计的美术的大学生，对民族元素

有一点了解的，让他们来做设计构图，结合民族元素和市场的时尚做一些包包

啊这些，主要在Q绣馆卖，也有订。(a15)

政府现在要把Q绣馆做大做一个很好地展示平台，政府也很支持的，政府会投

一笔钱装修我那个Q绣馆，作为一个展示生产销售为一体的基地。(a16)

……

我这个是带动全乡5个村的女性，实实在在的，没有浮夸虚报的，带动5个村480

多个绣女……我这个Q绣具有带动性鼓励性，再就业，给他们找个门路。（a41）

村子的小媳妇不太会跳，我就联系我娘家那边的像N老师、D老师啊，他们本身

是我的T语老师，让他们过来教，她们(小媳妇)也学的很好。（a42）

……

本来村子里有十几户接待团队的，现在就剩我和Z2，因为接待团队牵涉到雇人

太多，找阿姑跳舞唱歌啊，团队要跳舞吃饭的，有点麻烦，都接待不了了，团队里

面人太多，需要我们表演、展示民风民俗，各种要求都要尽量满足，整体档次比

较高，做起来挺难得。（a53）

像我们这里观景又好，看得到全寨的风景，房间里卫生条件比较好，还有冷暖

气，数字电视，网络，那时候装的时候我们就想装的好一点。我的住宿条件已经

算是马马虎虎在XJ头等的了，旺季的时候我们全部靠订房，像我们这样的条件

在XJ不算很多。（a54）

……

注: 由于访谈资料的开放性译码涉及概念和范畴较多，此处仅截取了部分内容。

表3 主轴译码后的主要范畴

Tab.3 The major categories after axial coding

主范畴 Main categories

AA1社区旅游引领者

AA1 The leader of community

tourism

AA2民族“女性”文化守护人

AA2 The guardian of ethnic

“female”culture

AA3社区旅游“管理者”

AA3 The“administrator”of

community tourism

AA4女性与弱者关怀者

AA4 The caregiver of female

and the weak

范畴 Categories

A1社区旅游先行者；A2社区旅游名

片；A3社区旅游宣传；A4共享旅游

经营经验与客源

A5民族刺绣传承；A6民族歌舞传

承；A7民族饮食传承；

A10社区旅游发展建言；A11社区旅

游集体组织成员；A12社区管理层

A13女性关怀；A14弱势群体关怀；

A15关怀老人儿童；

主范畴 Main categories

AA5社区和谐促进者

AA5 The promoter of community

harmony

AA6社区客流主导者

AA6 The dominant player of

community tourists

AA7政治关系受益人

AA7 The beneficiary of political

relationships

AA8非自觉矛盾引发者

AA8 The non-consciousness

causer of contradiction

范畴 Categories

A16促进社区内外成员就业；A17

基础设施改善

A18高层次接待设施；A19旅游经

营能力强；A20稳定客流

A21牢固政治关系网络；A22享受

政府优惠政策与机会；

A23经营观念差异明显；A24社区

成员关系消极；A25社区成员矛盾

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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畴间的关联，最终从23个范畴中提取出8个主范畴

（见表3）。

3.2.1 社区旅游引领者

在民族社区的旅游发展过程中，部分女性成为

社区旅游开发的先锋，她们组织社区成员积极参与

旅游，发家致富，拥有较高知名度；也有部分女性在

自身发展势头良好的基础上，帮助其他社区成员，

关注社区整体旅游发展，最终凭借个人能力、个人

知名度和大局意识成长为社区旅游的引领者。在

22位妇女旅游精英中有12位扮演该角色。

社区旅游先行者。在 22位民族社区妇女旅游

精英中，有 5位较早意识到社区旅游开展的良好机

遇，认识到旅游能够给社区带来良好的经济效益，

便组织社区成员开展社区旅游接待活动，将所在社

区带上旅游发展道路，她们是社区旅游的先行者。

如S10在自己中专毕业之后回到家乡，看到了本社

区的旅游经济价值，并致力于带领社区成员招揽游

客，为社区做宣传，随后又参加到政府的旅游开发

中，成为社区旅游发展中的关键人物。

社区旅游名片，参与社区旅游宣传。在社区旅

游的发展历程中，有 6位妇女旅游精英凭借自身的

特殊才能和在社区旅游中的出色表现，不断结识游

客、企业和政府人员、记者、学者等，获得社会各界

的广泛关注，她们在社区旅游宣传营销中扮演重要

角色，成为当地社区旅游的代表性人物，被社区成

员称为“社区旅游名片”。如S22的事迹在外国游客

中广泛传播，获得领导接见，并接受多家媒体采访，

成为社区旅游名片，吸引更多游客到访社区，她已

经同所在社区旅游形象融为一体。

分享旅游经营经验、技术和客源。22位妇女旅

游精英中，有10位提到会跟社区其他参与旅游成员

交流旅游经营的成功经验，如传授接待设施购买经

验，分享服务技巧，或在客源充裕的情况下，将客人

推荐给社区其他成员，促进社区整体旅游参与水平

和接待规模的提升。如S7说到：“我们自己觉得需

要出去看看学习一下，我学到的东西还要传授给其

他人，我不怕他们影响我生意，要让更多的人做，这

个旅游要做好，你不要只看到眼前的这一点，你要

让大家都有同一种想法同一种做法，那样才好，大

家都做好客人就多了。”

3.2.2 民族“女性”文化守护人

民族社区中的妇女旅游精英多为本民族成员，

她们认识到本民族特色文化对于民族和社区旅游

发展的独特价值，特别是女性相对热爱和擅长的民

族文化，比如刺绣、歌舞、特色餐饮等。目前妇女旅

游精英比社区男性更专注地投身于这些文化的传

承中，不仅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并从中获得个人

成长与满足，最终成为这些民族“女性”文化的守护

人，她们的这一角色有利于社区旅游民族特性的保

持。在我们访谈的22位妇女旅游精英中，有12位认

识到民族“女性”文化传承与保护的迫切性和重要性，

以下分为民族刺绣、歌舞和饮食3个方面来阐述。

民族刺绣传承。作为民族特色技艺的一种，民

族刺绣的传承中尤以社区女性最为出色，她们对于

色彩和花样拥有与生俱来的敏感。8位妇女旅游精

英强调民族刺绣的重要性，其中有 4位不仅热爱民

族刺绣，且拥有精湛技艺，并在刺绣的传承和保护

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如S1在T族博物馆内制作

并销售T族刺绣艺术品，并获得“致富女能手”和“传

统美术（T族盘绣）代表性继承人”荣誉称号，成为宣

传和展示T族刺绣工艺的典型代表人物。

民族歌舞传承。民族特色歌舞是民族旅游社

区独特的文化艺术和重要吸引物之一。而在民族

歌舞传承中，民族女性的角色尤为重要，她们不仅

能歌善舞，还用自己的智慧和辛勤来推动民族特色

歌舞的传承与保护，往往成为民族歌舞传承中的靓

丽风景。22位妇女旅游精英中7位妇女旅游精英意

识到歌舞作为民族特色的重要价值，而其中有 4位

以民族歌舞的传承与保护为己任。如S3提到：“当

年一起表演民族歌舞的小伙子们也都成家娶媳妇

了，大部分去搞别的副业挣钱了，除了从一开始搞

的Z2以外，其他的基本不再参与这些了，大家觉得

唱歌跳舞都是女人们的事，男人搞这个有点不务正

业的意思。”可见，社区女性才是民族歌舞传承的主

力。再如S18自幼热爱D族歌舞，自己和朋友组织

成立起D歌队伍，聘请专业老师，召集社区内的年

轻人和老年人学习D歌，注重歌曲创新，这对于D歌

传承具有重要意义，有利于D歌的可持续发展。

民族饮食传承。厨房在民族女性的日常生活

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她们对于民族特色饮食十分熟

悉；作为社区旅游接待中的吸引要素之一，妇女旅

游精英十分关注民族特色饮食，并在生活和接待中

不断推进民族饮食的传承。民族饮食的传承成为7

位妇女旅游精英的共识，她们认为这些特色饮食是

民族的宝贵文化，不能丢失。如S3和S5意识到只

有“原原本本”的、民族的饮食最吸引游客，而S10则

在旅游接待中不断还原民族特色菜品，并不断创新

推广新的特色民族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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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社区旅游“管理者”

在传统乡村社区中，女性的地位较低，生活被

局限在家庭领域，无法在社区管理中获得话语权，

然而，在旅游发展中获得个人成功的妇女旅游精英

却得到了家庭和社区的认可，拥有了一定的发言

权。伴随着成功而来的是开阔的视野和新的观念，

9 位妇女旅游精英意识到自我成功同社区密不可

分，但社区旅游发展并非一己之力能够完成的。因

此，她们开始关注社区旅游的整体发展，并向政府

机构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或加入社区旅游集体组

织甚至进入社区管理层，肩负起自身对社区旅游管

理和发展的责任，成为社区旅游“管理者”。

为社区旅游发展建言。虽然意识到社区旅游

发展存在问题的人很多，但并非每个社区成员都会

向政府机构提出自己的看法与建议，有 6位妇女旅

游精英表示自己曾这样做。即使这些看法和建议

未必能够转化为现实管理，但表达社区居民切身利

益需求，本身就是为社区旅游管理出谋划策。如S6

提到自己跟村长提意见，希望能给社区里没有参与

到旅游业中的人提供工作机会，既能解决他们的生

存问题，还能促进社区治安的维护。

社区旅游集体组织成员。民族旅游社区通过

成立社区集体组织来监督和管理社区旅游发展事

务，促进社区旅游活动的顺利开展，一些妇女旅游

精英积极参与其中，充分显示了她们对社区旅游发

展的热情和高度关注。在22位妇女旅游精英中，有

3位女性精英成为社区旅游集体组织成员。如S8讲

到：“2009 年我是 TP 乡 Q 绣协会的会长，党委政府

让我担任会长，是民间团体，不能经商不能盈利，然

后转为公司化的运作，成立一个 L 县 TPEMQ 绣开

发有限公司，得到了中国村社发展促进会的支持。”

成为社区管理层。尽管乡村女性地位有所提

高，但社区中较高的社会职位仍主要由男性担任[28]。

而在民族旅游社区中，部分妇女旅游精英由于旅游

成功不仅获得社区成员的认可，同时也获得了进入

社区管理层的机遇。基于旅游社区的特殊性，其社

区管理者必然肩负旅游管理职责，因此，走上社区

管理层的 2位妇女旅游精英，得以将自己高水平的

旅游经营能力和进步理念融入工作，进而促进社区

旅游的规范发展。如S4是XZC最早参与旅游的成

员之一，并凭借积累的人气成为村会计兼妇女主

任，她说：“我是希望我们这个村子里都最好自己经

营农家院子，你看现在，有的院子转租出去后，我们

本民族的很多优秀文化、风俗保留的不如从前他们

（承租户）已经把这个旅游接待纯粹的理解为搞餐

饮了，完全丢失了我们XZC搞旅游接待的本质。”

3.2.4 女性与弱者关怀者

关怀伦理学代表学者卡罗尔·吉利根指出，男

性把自我看成是独立的自主的存在，把道德视为个

人权利的排列，奉行一种强调准则和权利的公正伦

理；而女性则倾向把自我看成一种相互关系中的存

在，把道德视为对他人的责任，奉行一种重视关系

和责任的关怀伦理[39]。可见，相较于男性，女性更注

重对他者的关怀，在本研究中，有8位妇女旅游精英

在自己的旅游经营活动中给予女性与弱者较多

帮助。

女性关怀。妇女旅游精英在取得个人成功之

后，对于同样身为女性的社区内外其他女性有着特

殊关注，她们乐于为其提供帮助，有6位妇女旅游精

英提到自己在带动女性发展中所做出的努力。如

S8讲到自己的Q绣工坊带动了全乡5个村480多个

女性就业，而且会对其进行Q绣技能培训。

弱势群体关怀。通常情况下，感性而又充满同

情心的女性更容易被弱势群体的境况所打动，并施

以援手，有 3位妇女旅游精英讲到自己曾为弱势群

体提供必要帮助。如S9提到：“以前妇联的培训都

是我以免费性的形式培训，不止TPQZ的人，只要想

学都可以，免费性的培训，你那个（指S9家）也是妇

女就业帮扶中心，其实我以后Q绣馆也是作为整个

L县妇女的再就业（基地），残疾人的再就业，有地震

中瘫痪的，小儿麻痹的，他们有些手工特别好。”

关怀老人儿童。照顾老人和儿童是传统家庭

分工赋予女性的职责，更是她们生活的一部分，而

在她们走向成功之后，一如既往地把关怀社区老人

和儿童看作自己的责任。有3位妇女旅游精英为社

区中的老人与儿童生活提供更多便利。如Z1说到：

“和姐姐（S10）合办的幼儿园作为一种公益事业，姐

姐出资我出力，我们这的孩子很少，去年最多，加上

我的女儿一共十二个孩子，我们还要倒贴，就是寨

子和附近的一些孩子，我们还要请两个老师和一个

厨子，我们不图孩子上面有任何回报，只是做一个

公益事业。”

3.2.5 社区和谐发展促进者

在成为社区新型精英之后，妇女旅游精英利用

自身能力为社区成员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并在雇佣

期间对其进行培训，促进就业人员个人能力的提

升。同时她们关注到社区在基础设施方面存在的

问题，并积极提供解决方案，进而成为社区和谐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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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促进者，22位妇女旅游精英中有7位扮演该角色。

促进社区内外成员就业。在 22个妇女旅游精

英中有7位女性精英提到为社区内外成员提供就业

和增收机会，并对其进行培训提升促进其个人成

长。如S13提到：“我们解决的就业人员也多，有46

到50个员工，正式签约的有32人，都是附近村和这

个村……给员工开会培训，这个冬天，别的家都放

假了我们不放假，我们不放假的原因是我们有很多

事情做，需要看菜谱里需要整改的地方，工作的时

间我们把需要改进的地方来沟通来讨论，就像上课

一样，我就不断地学习，让大家也不断地学。”

基础设施改善。传统乡村社区精英中的女性

成为斗争的牺牲品是经常的事情，这不仅仅是对女

性精英名誉、道德的损伤，也为女性精英的发展道

路设置了障碍，使女性精英对公共事务的参与望而

却步[39]。而相较普通乡村社区，民族旅游社区更为

开放，其成员对传统性别角色标准有了较新的认

识，对妇女旅游精英的态度更为包容，使得她们开

始涉足社区公共事务。有2位妇女旅游精英提到自

己为改善社区基础设施出过力。如S12说：“特别是

我们的电今年不够，洗澡都洗不上，他们就着急就

跟我去找关系，去找区长啦记者啦，村里人怕得罪

电管所啊，村长都不去，我去的，后来安了一个变压

器，本来说十二月份保证通电，结果11月25号就接

进来电了，我就去感谢他们，我就写了一封感谢信

感谢区长。”

3.2.6 社区客流主导者

同其他社区旅游参与成员相比，有16位妇女旅

游精英资金雄厚，拥有较大规模、高档次的旅游产

品及服务，加之旅游经营能力较强，受到更多游客

的青睐；她们能够主导社区客源的流向，致使其他

社区成员的旅游经营不可避免地受到挤压。

高档次接待设施。在22名妇女旅游精英中，除

以民族刺绣和歌舞为主要经营业务的 7名精英外，

有14位妇女旅游精英（除S4外）具备超过普通社区

成员的接待设施，使得她们获得了高层次游客的认

可。如S15说：“像我们这里观景又好，看得到全寨

的风景，房间里卫生条件比较好，还有冷暖气，数字

电视，网络，那时候装的时候我们就想装的好一

点。我的住宿条件已经算是马马虎虎在XZ头等的

了，旺季的时候我们全部靠订房，像我们这样的条

件在XZ不算很多。”

旅游经营能力强。除了拥有高档次接待设施

以外，有 11位妇女旅游精英拥有较强的经营能力，

服务意识强，不仅在服务过程中注重同游客的沟

通，并认识到维护客户关系的重要性，努力保证游

客的完美体验，进而在社区旅游接待中处于有利位

置。如S16认为气氛是服务行业必须要重视的，环

境和服务也要好，无论客人多少，每天都会在接待

中穿插节目表演，可见她有着较强的旅游经营能力。

稳定客流。妇女旅游精英除了依靠高品质服

务留住口碑客流以外，还拥有独特的客源渠道，22

位妇女旅游精英的 13位拥有较为稳定的客源。如

S3提到：“基本上我的顾客是稳定的，跟我联系的司

机、导游都是比较固定的，跟他们的合作比较多，彼

此间的信任也加强。”

3.2.7 政治关系受益人

在自身的旅游经营发展过程中，妇女旅游精英

善于处理政治关系，从而积累了大量的政治关系资

源，通常政府被树立为优秀典型，并获得本应由社

区共享的政府支持，如成为定点接待处，获得政府

资金、人力或政策优惠等，这对于她们的旅游经营

十分有利。但客观上，这种情况不可避免地对其他

社区旅游参与者产生了负面影响。在本文的 22妇

女旅游精英中有9位是政治关系受益人。

牢固政治关系网络。在民族社区旅游接待中，

与村、乡、县甚至更高级别政府人员的关系对于妇

女旅游精英的旅游经营有着重要影响，因此她们十

分注重维护政治关系。其中有9位妇女旅游精英谈

到自己良好的政治关系网络，如S7提到：“旅游局上

面列的三家就有我们家，是第一个……我家就成了

政府的定点接待，因为地震的时候没有人搞餐饮住

宿，我接待了很多领导很多客人，政府也晓得……”

政府优惠政策与机会。同政府保持良好关系

不仅意味着直接的经济效益，同时会带来更多的机

遇、政策支持等，有8位妇女旅游精英的访谈内容涉

及此方面。如S13谈到：“省里的乡土人才培训啊去

了六天，学到不少东西，都是乡土人才互相交流，又

去北京农家岭学校学习了 10 天，是团委推荐我去

的，是个很好的机会。”

3.2.8 非自觉矛盾引发者

伴随妇女旅游精英经营成功产生的是丰厚的

旅游收益和更加超前的经营理念，这一方面使得她

们获得成功和影响力，进而成为社区旅游精英；但

另一方面，也使得她们与普通社区成员之间的差距

日益扩大，进而在某些方面脱离普通成员，从而导

致社区矛盾的出现。然而这种矛盾并非由于妇女

旅游精英自身主观造成，因此称之为非自觉矛盾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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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者，在22位妇女旅游精英中有5位扮演该角色。

经营观念差异。有3位妇女旅游精英不认同社

区其他成员的旅游经营方式，并因此同社区成员产

生差距；她们的经营理念本身或许是合理的，但是

随着经营观念差异的不断扩大，也使得她们与社区

其他成员的矛盾不断增加。如S3讲到：“作为农民

的我们，意识淡薄，也学他们的（指村外大型民族风

情园的粗略风情表演、巧立名目要小费等行为），忽

视我们自己的东西，纯粹挣钱，只能随大流。作为

个人的我其实去年就觉得这样不对，应该保持原

貌，我们村里像有这方面的想法的人不多，我跟她

们聊这，她们都觉得目前这样挺好的，说什么，反正

我家现在有客人，能挣钱就行。现在这个品牌慢慢

的都砸了，再翻身就很难了。”

社区成员关系消极。妇女旅游精英在获得旅

游经营成功之后，虽然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但

有4位认为她们同普通社区成员原本融洽的关系变

为微妙而冷漠的消极关系。如Z1（S10）提到发展旅

游之后，社区成员间的关系开始变得微妙，人变得

自私，相互之间开始防范，觉得很无奈，这种某种程

度上可称为“矛盾”的关系在多个社区均有出现，成

为妇女旅游精英和普通社区参与成员间不可避免

的消极关系。

社区成员矛盾激化。当社区旅游竞争越加激

烈的时候，妇女旅游精英持续膨胀的良好效益必然

导致社区贫富差距加大，致使其他社区成员心理不

平衡，随之而来的便是精英与其他社区成员间不断

激化的矛盾。这一方面是社区管理机制不健全所

导致的，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社区精英在利用社区共

享资源获得成功的基础上，没有为社区整体发展做

出相应贡献所致。然而，这种矛盾激化的现象同社

区本身的发展阶段也存在较大关系，往往是在社区

旅游开始走向衰退的时段凸显出来。有2位妇女旅

游精英的访谈提及相关内容，如S22讲到：“好多游

客看电视看到‘****’（S22的著名别称）来我这里，

很多马来西亚泰国的都来我这里吃饭，冲着我来

的，我认识瑞典的，德国的，法国的，以色列的，有的

人说全部都是‘****’农家饭，我说你们搞错了，我

‘****’只是一家，那不是有名字吗……有的说我是

‘****’的儿子，那天有人找‘****’农家饭，‘****’

早都不开了，嫉妒啊，害我。”

3.3 选择性译码

选择性译码是指选择核心范畴，将其系统地和

其他范畴予以联系，验证其间的关系，并把概念化

尚未发展完备的范畴补充完整的过程[37]。通过对主

轴译码阶段获得的 8个主范畴的继续考察，同时结

合原始资料记录进行互动比较、提问，作者发现可

以用收获利益、做出贡献的具有女性特质的社区权

威影响者（包括积极和消极影响）这一核心范畴来

分析其他所有范畴。

妇女旅游精英在社区中扮演的角色充分体现

了这一核心范畴的内涵，围绕该核心范畴的故事线

可概括为：虽然妇女旅游精英在社区中扮演多种角

色，并成为旅游社区治理的重要力量，但仍受到传

统性别观念约束，因此多以非治理精英身份发挥作

用；妇女旅游精英角色同其自身的女性特质密切相

关，在民族文化传承和女性与弱者关怀中扮演特殊

角色。

4 讨论与结论

4.1 讨论

本研究聚焦妇女旅游精英角色，丰富以往以男

性精英为主的治理精英研究；以多个民族旅游社区

为研究区域，突破以往以个案为基础的旅游社区精

英研究；加之运用扎根理论方法，并整合相关精英

理论，有利于获得更贴近社会实在和更具外推力的

解释。已有研究表明，乡村社区精英以男性居多[28]。

然而，在旅游开发和社区开放的背景下，民族旅游

社区已不同于传统以农业为主要发展方式的相对

封闭的乡村社区，当地女性也获得了普通社区女性

所没有的新机遇。其中部分民族社区女性率先抓

住机遇，利用自身优势在社区中旅游经营中获得成

功，并为社区做出贡献，获得社区影响力，最终成长

为妇女旅游精英。鉴于女性自身发展的重要性和

精英在社区发展中的关键作用，探讨新型社区精英

——妇女旅游精英的角色具有特殊意义。

中国普通社区精英往往在社区中扮演先锋模

范角色，同时扮演经济利益垄断者和政治操控者的

角色[5,11]。旅游研究者指出，旅游社区精英以其高层

次服务挤压其他社区成员的旅游经营[26]，他们常常

以牺牲大众的利益来为自己服务，并掌控社区和社

区所依赖的资源[25]，进而成为社区旅游最大的利益

获得者[14]。本研究中，妇女旅游精英是社区旅游的

引领者，与普通社区精英同样扮演先锋模范角色，

但主要体现在旅游经营实践中；拥有良好设施和较

强经营能力的她们是社区客流主导者，同普通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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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和旅游社区精英一样成为利益获得者；虽然她

们获得本应由社区共享的政治关系资源，是社区政

治关系受益人，但却远未达到政治操控者的程度。

获得个人成功后，妇女旅游精英渴望得到社区

成员的尊重与认可，因此她们乐于扮演社区贡献提

供人的角色，包括通过为社区旅游发展建言献策，

或加入社区旅游集体组织甚至社区管理层来成为

社区旅游“管理者”；同时她们促进社区内外成员就

业和个人成长，并力所能及地改善社区公共设施，

是社区和谐发展的促进者。传统乡村精英研究中

对于治理精英的关注，使得社区管理者成为精英角

色的重要内容。已有研究认为普通社区女性精英

对既有社会分工的认可与无意识服从，导致她们对

政治缺乏参与意识，态度冷漠，对公共事务望而却

步[40]。虽然真正成为社区管理者的妇女旅游精英有

限，但她们开始在社区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其对于

社区旅游公共事务的关注和热情已经标志着改变

的开始。旅游产业及旅游社区的丰富与开放性为

妇女旅游精英从家庭领域步入社区公共领域提供

条件，使得她们自身及社区成员的传统性别观念有

所突破，从而对社区政治表现出兴趣。

伴随着利益的获得和贡献的增加，妇女旅游精

英在社区成员中获得更高权威，其行为与思想依靠

权威对社区成员和社区发展产生影响，她们扮演社

区权威影响者角色。研究表明，女性精英在一般乡

村社区的传统文化传播中发挥重要作用[23]，在民族

文化保护中的更具特殊作用[27]。在本研究中，妇女

旅游精英热衷民族文化中偏女性化的刺绣、歌舞、

餐饮文化，不仅积极投身它们的保护与传承，并推

动实际传承和保护活动的开展；同时利用自身的影

响力在社区内外传播民族“女性”文化保护理念，从

而成为守护民族文化的中坚力量。在普通乡村社

区中，男性精英的社区积极角色主要体现在稳定维

护者、社会整合者、先锋模范[41-42]等彰显男性野心的

强硬角色，而妇女旅游精英则以其仁慈与柔和心性

给予社区内外女性和弱势群体（包括老人、儿童、残

疾人等）更多帮助，扮演着女性与弱者关怀者的温

情角色，这对于社区公平与信任的构建有着特殊

作用。

基于精英在资源分配和利益争夺中的优势，社

区中普遍存在着精英与普通成员间的矛盾[43]，旅游

社区中亦是如此 [24,27]。在本文中，丰厚的收益和增

长的贡献不仅给妇女旅游精英带来了权威，而且带

来了自身更强大的自信和社区成员的嫉妒，加之旅

游经营和文化传承理念的差异，使得她们与普通社

区成员之间的差距趋于扩大，从而导致社区隔阂与

矛盾的出现，但这并非她们所期待的，因此称之为

非自觉矛盾引发者。这种角色的改变，不仅需要妇

女旅游精英为社区做出更多贡献，还需要她们发挥

政府与社区中间人和协调人的角色，更亟待构建精

英与普通社区成员之间的沟通与互助渠道。

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并非与生俱来，而是男孩

和女孩在成长为男人和女人的过程中，不断地接受

各方面的教导，而发展形成的相应的性别特质[44-45]。

其中，女性被定义在私人领域，且被认为是温柔、慈

爱、富有同情心的存在[37]，肩负着家庭内部的养育与

照料职责[46]，这些性别特质深刻地影响着现实中的

社会性别分工与角色。本研究中，妇女旅游精英演

绎的社区旅游引领者和社区旅游“管理者”角色表

明其对传统女性社会角色有所突破，然而，固有的

性别特质和妇女角色依然深刻地影响着妇女精英

的角色扮演，妇女旅游精英所扮演的民族“女性”文

化守护人与女性与弱者关怀者的角色对社区旅游

与社区本身的和谐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又体现了女

性性别特质对其角色扮演的独特影响。这构成了

旅游社区妇女精英角色的独特之处。

4.2 结论

作为民族旅游社区中的新型精英，妇女旅游精

英集多种角色于一身，她们在社区中既扮演社区旅

游引领者、社区旅游“管理者”和社区和谐促进者等

积极角色，也扮演社区客流主导者、政治关系受益

人和非自觉矛盾引发者等消极角色。

虽然妇女旅游精英是政治关系受益人、社区和

谐促进者和社区旅游“管理者”，她们关注公共事务

和社区政治，但她们仍然受到传统观念对于女性社

会分工定位的影响，多为非治理精英，远未达到社

区政治操控者的程度。

同时，妇女旅游精英在社区中扮演具有女性特

质的独特角色，依靠自己对于民族“女性”文化的特

殊理解和无限热情，成为民族“女性”文化守护人，

是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力量；而且她们利用自身所

拥有的实力和影响力，将仁慈与温情播撒，为社区

内外的女性和弱势群体提供帮助，成为女性与弱者

关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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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oles of Women Elites within Communities Engaged in Ethnic Tourism

Based on Gender Traits

CHU Yujie, ZHAO Zhenbin, ZHANG Li

(School of Tourism and Environment,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119, China)

Abstract: As key player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ommunities, and of relationships within them, elites
have received considerable attention within rural sociology. In particular, the roles of community elites
constitute an integral aspect of social stratification research. However, major questions relating to
women have not been adequately examined in previous elite studies because of women’s lack of
representation among traditional elites within rural communities. These include the reasons it is so
difficult for women to become elites, or why they are always on the periphery of community power
structures. However, an investigation conducted by the World Tourism Organization (WTO) has
revealed that there are about twice the number of women within the tourism industry compared with
other industries. This is because tourism offers them better opportunities to become employers and
managers. In western China, some women elites have emerged within communities engaged in ethnic
tourism, which is flourishing. According to some studies, the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their emergence
differ from those associated with the formation of other traditional elites within rural communities.
However, few studies within the tourism literature have examined how these women have become
elites and their roles within their communities. Thus, an examination of the roles of these women elites,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their impact on tourism management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is pertinent.
Based on our criteria for selecting individuals to interview, and for identifying female elites within
tourism, we conducted 33 in- depth interviews in several different communities engaged in ethnic
tourism. Our final sample, based on these interviews, consisted of 22 women from eight ethnic tourism
villages located in four provinces in western China. We applied grounded theory in examining the roles
played by elite women in relation to tourism within their communities. Our main conclusions were as
follows. (1) Women elites within communities engaged in ethnic tourism, and elites within general rural
communities are all, in fact, authority figures within their respective communities. Thus, their roles as
elites entail bo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aspects. (2) Because of traditional gender conceptions, despite
their enthusiasm regarding participation in community affairs, elite women within tourism are usually
non-system elites outside of the political system. This means that they do not control political power
within their communities. (3) These elite women also play idiosyncratic female roles, for example, as
guardians of ethnic“female”art and as caregivers of women and vulnerable individuals such as
children, the elderly, and the poor. These roles facilitate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communities
engaged in ethnic tourism. They clearly indicate that women elites within tourism have, to some extent,
countered traditional views, but have not entirely escaped their influence. This study will contribute to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within communities, providing managers within these communities with
guidelines to facilitate women engaged in ethnic community-based tourism.
Keywords: women elites; ethnic tourism; grounded theory; elites’roles; community-based tou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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